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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们
高一（1）班   俞硕
一
我坐在母亲的电动车上，寒风猛得灌进我单薄的衣服，冷得我不住发抖，母亲的话也被吹得若有若无，但被我的耳朵灵敏地接收到了：“小A，不是妈妈说你，你要多看看小B他们，他们学习才叫用功，你听他们妈妈说啊，小B他们回到家，连饭都来不及吃，就赶紧写作业了，唉，你真该向他们多学学！”
唉，母亲又开始了，又是他们！ 
二
暑假里，我正埋头赶作业，快开学了，我却发现竟然漏了整整一本的练习册，这一下打乱了我的规划，急得我额头上不住冒汗。电风扇“嗡嗡”地吹，却如催债人一般，让我更加烦躁。
忽然，我听见外公正在与母亲起了争执，我推开门想出去劝劝，听见外公说：“不是我说你们，天天工作累死累活，你们现在不是说都很智能吗，我看手机上他们说，子女工作忙不联系老人都是找借口。”“你看你表妹他们，每天五点多就下班回来帮他们家里老人做家务，他们这才是叫做孝顺，要向他们学习才是！”
母亲有口难辨，随后便都沉默起来了，这时她望见了我：“快回写作业去，看你不做事，要是有你表妹小A他们那么懂事就好了。”
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外公也说起了‘他们’”，母亲仍是“他们”“他们”说个不停，大人真奇怪。
三
转眼，我已成为一名初中生。刚开学时，烈日晒得身上又辣又粘，头发也晒得发着烫，我满头大汗地背着沉甸甸的书包跑到校门口，站定后一边揉着酸痛的肩膀一边焦急寻找母亲的身影，可是，过了十多分钟，同学们都走完了，我才看见母亲的身影徐徐驶来。 一上车，我便对母亲不满地说：“怎么来的这么晚，热死了。”母亲说：“工作太忙了，我忘记看时间了，真是太入迷了……”未等母亲说完，我就生气地说道：“你怎么总忘记时间，你看看我同学他们早就回家了，他们爸妈怎么从不忘记？”
说完，我却被自己吓了一跳，他们？我怎么说起“他们”了，这令我最讨厌的字眼今日却从我嘴里冒出来了，又是“他们”，又是“他们”，我怎么张口而出这个讨厌的词？ 
殊不知，我早就被潜移默化得成为小时候最讨厌的那种总爱到处比较的人了。怎么办？我不要这样，可我醒悟时，却发现自己已经陷入攀比的深渊了，唉！ 
慢慢的，我接受了这个词，这时我便悲哀地发现，自己俨然已成为一个世俗的大人了。
唉！“他们”。
（点评：这篇作文围绕“他们”展开，通过不同场景下母亲对“我”、外公对母亲以及“我”对母亲提及“他人”时的表现，展现出“他们”在家庭交流中对“我”的影响。叙事有生活气息，能体现出对“攀比式‘他们’”的思考，但部分情节衔接稍显生硬，语言表达可更精炼，让情感与思考的传达更顺畅。）
他 们
高一（2）班   刘淳
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，我有九十岁了。雨雪看老了我，我也把他们看老了。如今我独坐在希楞柱外，看着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月光，思绪却飘向他们——
我们是山的孩子，而他们从山外来。
他们的脚步踏碎了我们千年的宁静。他们的脚步声急切而坚定，与驯鹿的蹄音不同，与风吹向桦树林的沙响不同，与萨满鼓点敲击大地的节奏不同。他们像是总要赶往某个地方，却又不知要去向何方。
他们看山的眼神中，没有对白那查（山神）的敬畏，没有对山林馈赠的感恩。他们的眼神中有一种我看不懂的“衡量”。他们用铁器在樟子松上刻下数字，他们用发光的铁盒子记录我们的生活。
他们拍下我们的驯鹿，录下我们的歌声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每只驯鹿都有名字，每个音符都在与我们的祖先对话。他们带走了图像，却留下了误解。
那个年轻的干部常来找我，说他们有温暖的房屋，他们有精巧的器具，他们有干净的餐食，他们有现代化的“教育”。可我的心里只有普照大地的月光，月光下流动的额尔古纳河，月光下岸边的苔藓和越橘丛，以及月光下那些千百年不变的歌谣和山林的故事。
我坐在河岸，看河水如何带走落叶，如何拥抱月光，如何将所有的岁月都化作绵长的流淌。我看着山角下的那一片光亮，那是他们。这是山神的指引，还是时代的召唤？
我是一个鄂温克女人，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。我见证了这个民族，不，这个文明的嬗变。这些事发生在族人走之前，我已无力挽回！他们已然抛下我们的祖先，他们被新的时代吸引，却丢下这哺育他们的大自然。我知道这是潮流变迁的必然，也明白族人
的身不由己，可他们想要的是代替而不是共生！我只好落没地坐在河岸，我的身旁是安草儿。我仿佛听见了乌鸦的叫声，如同我出生时那样。它在遗憾，还是安慰？
泪水打湿了我的眼眶，淹没了我曾爱恋的人世间。
真正的消亡不是肉体的消失，而是另一个文明的终结。当最后一位记得山林故事的人离去，整片白桦林都将陷入永恒的沉默。而他们，不，我们，我们胸中的那颗心是否还纯真？是否已然抛弃了大自然的馈赠，带着冰冷，在人造天幕下机械地跳动？
河水不语，依旧流淌。

他 们
高一（3）班  周志诚
我家楼下住着他们——一对卖废品的老夫妻。自我记忆开始，他们便以收纸箱、收塑料瓶为生，成为这栋楼里最寂寞的背景。大人总叮嘱我们：“别去打扰他们。”于是我们便匆匆地从那扇半开的门口走过，认为这里有会吞噬童年的怪物。
直到那个栀子花盛开的初夏。
我抱着一叠不用的报纸下楼，他们正在楼梯口整理废品。老太太抬头笑了笑，脸上的皱纹如同花瓣舒展：“你把这书报给我吧。”我将报纸递给她，她仔细地将报纸捋平，捆好。突然一阵栀子花的香气扑面而来，洁白的花瓣在灰墙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。
“真香啊！”我感叹道。
老爷子说:“她种的。哎，天天忙这不当吃不当喝的东西。”语气中没有任何指责，仿佛说了一个甜蜜的故事。
老太太也不辩解，而是打来一盆水，仔细地擦拭着栀子花的叶子。花白的头发与花朵融为一色。“您很喜欢花吗？”我问道。
她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，转过身来看着我:“年轻的时候在老家，山上种的全是栀子花。后来跟了这老头收废品，走南闯北的，啥也没留着，就剩下了这花种。”她到屋内拿出一个铁盒，里面装了晒干了的栀子花。“你看，还香着呢。”
于是我更加注意他们。注意到老爷子总是把最完整的纸箱给老太太当花盆；注意到老太太总是在废书中寻找如何呵护栀子花；注意到他们总坐在那株栀子花旁，轮流用同一个玻璃杯喝水，白色的花瓣落在头发上，一时分不清哪是人哪是花。
有一天，我注意到老太太用栀子花教一个小女孩做香包。那个小女孩我认识，是一个在垃圾箱中找饮料瓶孤独儿童。“孩子，花多么洁白啊，”老太太说道，“再脏的手也能种出鲜花。”我忽然明白，他们并不是生活在泥沼之中，而是带着花香向前进。我们虽然宽容的“接纳”了他们，却不知他们用栀子花告诉了我们不完美的生活也能种植美好。
如今，每当我路过那扇门是，都会慢慢的停下脚步，享受栀子花迷人的清香。门内是一对有故乡、有寄托、有爱情的夫妻。我们有的一些随手丢弃的东西，可能成为他们生活的钥匙。我们被一些事务所束缚，那些被世俗所定义的不好的东西，没准就是生活的奥妙所在，那些被世俗所定义的肮脏的手，却种植出了洁白的花朵。
当人们只能看见他们“恐怖”的外表时，花朵却依然保留着他们的芳香。

他 们
高一（5）班   张婧怡
我是一片叶子，和身边无数片普通而平凡的叶子一样，生长在一棵大树上，不会说话，不会动。（只会随风而动。）
我们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着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类经过，他们总是很有趣，能说话，能行动。我相信所有的“我们”都想成为“他们”。可惜这似乎只在梦里实现过。
她是一个女孩，和其他学生一样，每天都从我们身旁经过。可是她今天出现的格外晚，晚到同学们都走光了，晚到太阳已经落山，晚到路灯已经点亮。（晚到人潮散尽，我们集体停止光合作用，路灯又一次为我们换上黄色睡衣）仔细一瞧她的手里似乎拿着一张纸，上面已经被揉的皱皱巴巴，我想，她肯定是因为这个难过吧。她慢慢地走向我们，肩膀一抖一抖的，不断地用袖子抹着眼泪，为什么要哭呢，（？）明明笑起来更好看。她坐在了我们旁边，一直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为什么，（？）为什么我总是做不到......”
我们抖动身体，想邀请她看看树上的风景，想告诉她人生有很多条路，可惜，我们都不会说话。（我们抖动身体，想邀请她抬头看看夜空的星星，想告诉她也如同星星般独一无二，不会因为纸上的数字就此黯淡。）
他是附近一个修路的工人，穿着粗糙的工作服，戴着黄色的头盔。每天都有数不完的事要做。今天也同样，头顶的阳光是那样挚热（炙热），令人睁不开眼。他拎着一盒盒饭来到我们身边，快速地吞咽着，像是很久没吃过饭一样。“铃铃”他的手机响了，他连忙拿出手机。（手机响了，他连忙放下盒饭，来不及吞下饭菜就喊了爸妈。）
（电话那头）是他的父母，似乎在问他过得怎么样，他说：“很好，这儿待遇好，每天都吃得不错，还有人来送水呢，别担心我，月底就发工资了，放心，放心。”我知道，（褪色的衣服和寡淡的饭菜都证明）他在说谎，根本没人送水，（删）可是，在打电话之后的那一分钟里，他又在想什么呢。
（我们抖动身体，想邀请他低头斑驳的树影，想告诉他，每个夏日的晴天我们都会为他撑起一片无言的阴凉。）
可惜我们都是不会说话的叶子。
远处是一个拎着公文包的男人，他每天都会穿着西装从我们旁边经过，似乎过得很不错，（西装革履的他似乎过得不错）他今天似乎有些郁闷，不住得用脚捡着叶子，想是在发泄恼火。（但今天好像例外，不住地用脚碾着落叶，显得懊恼又郁闷。）
突然，他的电话响了，好像是他的上司，他立马弯下腰，脸上挂了一张笑脸，电话那头的人似乎是想让他做些事，他不住回答着“好好好，马上帮您去干，您放心，肯定没有问题的，好好好！”挂了电话，他的笑容马上消失，脸上是无尽的疲倦和落寞。
我多想化作一阵风，去吹走他的伤心，去做那接纳浮萍的绿洲，可惜，我们都是不会说话的叶子，只能做他们人生的观众。
我们都是不会说话的叶子，可他们呢，他们明明会说话，为什么还是那么难过。他们也如同一片片叶子一样，有着无尽的孤独。（为什么还是说一些丧气又违心的话，为什么不能大声告诉这个世界，有时候快乐是真实的，不快乐也是。）
孤独与孤独交织在一起，造就了感慨与理解。
不论是我们还是他们都身似静湖，却心有惊雷。
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共同享受这颗星球的雨露阳光，拥有各自的喜悦和哀伤，“我们”在树上沉默了整个夏天，曾无比想成为“他们”，但当我们偷偷窥见他们的失落、无奈和故做坚强，我开始坚信，某个时刻“他们”也幻想成为“我们”。

他 们
高一（7）班    蔡昕樾
“最后一个贫困县成功脱贫，代表着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巨大胜利……”五年前，电视里新闻联播的声音勾起我的思绪，一个个曾为贫困县的居民们如今站在镜头前，绽开发自内心的笑容，向电视前的我们展示着他们生活的变革。
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好几年前在还未宣布脱贫攻坚战胜利时，随父母与爷爷奶奶到山东潍坊的一个贫困县里，当时爷爷退伍前在军队驻扎的地方便在此县附近，作为年龄尚小的我不懂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。只是看见居民们住在四面漏风的破小平房里，餐桌上没有米饭，更别提肉了，碗中只有几个萝卜，一路的泥泞弄脏了裤脚，令我印象深刻。
我不明白爷爷奶奶与他们昔日的战友和当地的老人聊了什么，我问母亲：“他们为什么不吃米饭？”母亲愣了愣神，没有回答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时军队驻扎在这个县附近，也为当地的居民带来了粮食与工作，后来军队搬迁，这里也被人抛弃，日子越过越穷。
这几年全国人民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又想起了这个贫困县，碰巧爷爷奶奶又要回去拜访老战友，父母把我也带上了。
此次，我们并未往郊外驶去，而是走进了潍坊市里，在新建的高层小区里与老战友们叙旧。整洁宽阔的客厅与多年前的记忆格格不入，我们便问起缘由来，当时脱贫攻坚时期派过来的支书到县里视察，家家户户吃不饱穿不暖，挤在小小的破旧平房里，泥泞的小道通向稀稀拉拉的萝卜田。
支书就决意找国家拨款帮他们脱贫，县中的老百姓不相信他的话，认为是个骗子要赶他出去，但当一辆辆自动化农业生产车驶入县里，一颗颗硕大的萝卜被收获起来；一户户人家被安排住进市区；曾经那片老破小的平房成了大棚萝卜培育基地，生活变得好了起来，富了起来。我们听后大吃一惊，“脱贫攻坚”不再是一个看似遥远的专业术语，而是一个真真切切改变人们生活的行动。
五年的时光转瞬即逝，但五年前他们神采奕奕的面庞仍历历在目，最近一次看到他们，是在某网络平台的一个直播间里，巨大的字幅“潍坊的萝卜赛人参”，男女老少身后一望无际萝卜田，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，直播间里上涨的人数，让他们的笑颜如五年前一样动人，灿烂。
“我国在脱贫攻坚战后将开启乡村振兴战略……”电视里新闻联播的声音再次响起。全国有无数个他们一路走来，从贫困到幸福，这是属于他们的故事，是属于他们的笑容。

他 们
高一（7）班   秦思彤
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传统技艺逐渐消失，可是他们却还在坚守。
这个暑假，我来到了山东潍坊，这里是闻名天下的风筝之都，当一个个风筝飞向天际，就构成了一幅绚烂的图画。时代在向前，似乎使一切都进步了，却落下了非遗的手艺人。
走进这个充满风筝的古老房屋中，各式各样精美的风筝挂在老旧的墙壁上。爷爷们是这项技艺的传承人，他们没有被时代的潮水裹挟着，放弃传承，而是选择坚守。爷爷们的手上长满了厚厚的老茧，皱纹爬满了脸，当我向他们了解如何制作风筝时，他们的眼睛就像放了光，说:″这么些年来，你是为数不多的想要了解传统制作风筝的人。”“这制作风筝可是有大学问的，首先这制作风筝的骨架的竹子得是有韧性的竹子，这竹子需要削成竹条，这竹条不能太粗啊，太粗就重飞不高了，太细啊，容易断也不好。”爷爷的眼中满是骄傲，激动的用那双充满岁月的双手比划。
我问他们:“你们就没想过放弃吗？”爷爷眼中的光暗淡下来，说:“做了一辈子的风筝了，早就放不下了。再说我们都放弃了中国的非遗技术还怎么办？”我跟着爷爷们做了风筝，爷爷们老练的手法与我形成了对比，风筝光骨架做好就花了几个星期，那长长的龙的形状像极了他们——顽强生动。一切完工已经是半个月后，是我再次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。
那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好多这个小镇的人都来了，来观看这宏大的一幕，爷爷们拿着长达12m的龙风筝，开心的像个孩子。爷爷们分工合作，齐心协力下成功放飞了风筝，周围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掌声，我抬头仰望着天空那12m长的风筝，每1m都是一个工匠传承的决心，一个工匠希望风筝被更多人看到的用心……
在这个小镇每个人都喜欢风筝，可是只剩下12个，爷爷还在坚持手工做风筝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许多风筝已经在工厂做到了批量生产，人们已经渐渐遗忘了非遗，遗忘了他们，但是那传统的技艺，还有他们不该被忘记。在这个时代，有千千万万个他们正在被遗忘，而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不让大家忘记他们，他们将非遗做成了我们喜欢的样子，只是希望我们记住这项记忆并了解它。
时代的洪流应该为他们而让开一条路，时间的长河应该为他们而驻足几秒钟……

他 们
高一（9）班   谢靓
在我们周围，总有这样一群人——他们吃苦耐劳、淳朴善良、默默奉献，他们就是施工队工人。
最近，我家小区在翻修马路，周围来了许多施工队工人，他们似乎永远都在忙碌着，从早到晚，几乎不曾停歇。
一天早晨，由于觉得自己今天起得挺早的，所以在家吃完早饭后才不慌不忙地去上学。可刚一走出楼梯口，我不由得睁大了双眼——一幅热闹而有序的画面出现在我眼前：水泥车、拖拉机已经开始运行，工人们分工劳作，远处还传来工头洪亮的指挥声。
天刚朦朦亮，他们竟然就已经开始工作了！我望着他们忙碌的身影，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敬佩。
由于修路，小区里的道路都变得凹凸不平，有些地方甚至还得绕道走。我家楼下就是这样，根本无路可走。我正犹豫要不要绕远路。
“哎！小姑娘别绕路了，大家伙过来，找块长木板，让人家上学去！”突然，一道有些沙哑，却十分爽朗的声音叫住了我。我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位头戴安全帽，满脸是汗的老工人，正指挥着周围的人铺木板。
于是，在他们一声声“要小心”“路上安全”的叮嘱声中，我稳稳地走过了木板。我的眼中印着他们一张张笑脸，他们的笑容暖暖的，我的心也暖暖的。
那一整天我的心情都格外好。但心中始终有个疑问：他们睡在哪里？好像从来都没见他们真正休息过。
这个疑问在第二天中午得到了解答。那天我值日打扫教室，比平常晚了半小时到家。正午的阳光火辣，一切都静悄悄的，工人们也不见了踪影，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。他们应该是去休息了吧？可是他们在哪休息呢？难道周围还有宾馆？
直到我推开楼门，所有的疑问在那一刻豁然开朗——四五个工人正躺在狭窄的楼梯通道里休息。没有被子，只有垫在身下那条用来装施工材料的大袋子。
我说不清当时究竟是怎样的心情。心疼、敬佩、感激……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。我放轻脚步，悄悄走过，生怕惊扰到他们。望着他们沉睡中仍掩不住疲倦的脸，我的眼眶忍不住湿润了。
其实，在我们的身边，一直都有这样一群人。他们用劳动改变着城市的面貌，用汗水铸成了我们脚下的路。他们默默付出，不求回报，只盼工程顺利。他们，是这世界上最踏实、最可爱的人。他们的实干精神值得我敬佩、更值得我学习。他们让我明白：劳动，可以如此庄重；付出，可以如此无声。
愿我们都能看到他们，尊重他们。愿每一份心情都不被辜负，每一次付出都值得铭记
 
他 们
高一（11）班   周瑾萱
用心灵的沃土滋养尚未成熟的幼芽，用不竭的精力扶持起嫩绿的树苗，他们是黑暗的提灯者，是唤醒春天的人。
细小的石子投入沉静的湖面，激起一圈涟漪，揭开湖底未知的全貌。
书桌上堆着前几节课用过的书，杂乱不堪。它的主人无闲顾及整理和清洁，正忙着清点今早要交的作业，“语文作业你交了吗？” 我用手中笔的后尾敲了敲桌面，询问我的同桌，“没了，我全交了。”“行。” 我捧起一叠作业，离开嘈杂的课室，踏出教室门的前一步，还听到有同学在抱怨作业布置得多，老师太凶。
走在略显清冷的廊道上，只有零零散散走向教室的早读老师，“老师好。” 迎面碰上一个，我问了好，“你也早。” 老师优雅回应，但低头看向手中教材时又换了焦急的口气小声嘀咕：“又错那么多，怎么批改才好。” 我愣了愣，后又向前走去。
树木的枝芽带着星点的葱绿从老师办公室窗口探出头来，晨光映在上面激起春天的暖意。“报告。” 我推门，作业本放在老师办公桌一角，老师的教材打开，摆放在桌面上，上面记着密密的知识点，显然，正在备课中。我本无心打扰，打算转身离开时，却无意中看见了 “他们”。
数名老师都伏案在自己的桌前，或批改数习题，或认真备课，每一张忙碌的脸上都带着仔细与认真，每一道背影上都涌散着春天的光芒，蹑手蹑脚地走出办公室，我伫立于那小小的窗口前，认真地凝望，微白的鬓角本不该在这个年纪的人群头上出现，可是和煦的春光似乎已经印证了答案。
时间的长流里和岁月的街角，你总能发现这点点春光，在孜孜不倦地发散自身的春华。
回去的路上，我又突然想到，或许从他们选择这份事业起，他们便已经无形之中，担起了教育的大旗，在荒漠的枯土里，唤起一簇簇新生的绿意，他们所在之处，即是春天。
踏进教室的大门，早读的老师正在认真地给一名同学纠错，那略带严肃的脸庞盖不住那弥漫满室的春光。我不禁想，他们如飞蛾扑火般燃烧力量为我们装上飞往未来的翅膀，如此可亲，如此可亲。
无数的春天在更替中轮回，无数的他们唤醒了无数的春天，是以，那凋零的是花，又不是春天。历经百年演变，他们之初心永恒，他们之精神长传。

他 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一（13）班   王星睿
   寒冬的早晨，似乎也并非想象中那般彻骨寒冷，总有一些温暖的力量，悄然融化着空气中的寒意。
    过了立冬，天气宛如被一只无形的大手，缓缓地调至了寒冷模式。身上的衣服一件又一件地叠加，好似给身体裹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铠甲；树上的枯叶一片又一片地飘落，如同一只只金色的蝴蝶，在空中跳着最后的舞蹈；鸟儿们也都如同收到了远方的邀请函，纷纷飞走，只留下空荡荡的枝头。然而，始终不变的，是那干净整洁的道路，如同一条洁白的丝带，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烁着微光。
    仍清晰记得那个下雪的早晨。身为初中生的我，每天都如同被上了发条的闹钟，早早地就得起床。不管雪前夜下得多么疯狂，第二天早晨的道路永远都是那样干净。那天，我鬼使神差地起了个大早。尽管房间里有空调温柔地吹着，可调皮的冬天还是像个顽皮的孩子，从窗户缝、门缝里挤了进来，一下子全扑到我身上，冻得我直打哆嗦。洗漱完毕后，我决定自己走去学校。
    家门一开，一股寒风如同一头凶猛的野兽，呼啸着席卷而来，我的脸庞瞬间被冻得生疼，脸上的皮肤仿佛被一双无形的手紧紧地揪着，紧了又紧。我赶忙捂紧帽子和口罩，试图阻挡这寒冷的侵袭。我尝试着大步向前走，可无奈身上穿得太多，像个笨拙的企鹅，没走几步就失败了。
    好不容易出了单元门，只见白皑皑的雪中有许多醒目的黑点，由近到远，从大变小。我好奇地走上前去，原来是保安爷爷们。我大声喊道：“爷爷！”爷爷听到我的喊声，忙转过头来，用手抹掉额头和鼻头的冰霜。他那双被冷风吹得又红又肿的眼睛，却仍透露出一种慈祥的目光，笑着说：“小星啊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，今天这么冷，穿得这么厚，行动都不方便啦！”看着爷爷宽大的工作服，我忍不住问道：“爷爷，您不冷吗？”爷爷摇摇头，爽朗地说：“怎么会冷呢，你没看见爷爷正拿着铁锹运动呢吗？运动起来就暖和啦！”
    这时，李奶奶带着满头“流苏”过来了，她笑眯眯地望着我，打趣道：“唉呀！小星今天裹得像个小粽子，不过身上外套太漏风了吧！”我看着自己鼓囊囊的身体，再看看奶奶单薄的身体在衣服里摇晃，忙说：“奶奶，我很热的！”“哦——”奶奶一看表才6：10，太早了！于是奶奶“俏皮”地眨了眨她那如同琉璃反光般的白色睫毛，说：“要不要试试铲雪？”“好！”说完我也拿了一个铁锹开始铲雪。
    看着各个保安爷爷奶奶的手如同闪电般飞快地铲着雪，我突然信心大增，也准备大显身手。可没想到，这雪铲起来这么重！我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雪铲起来，还要移到雪堆处，真是太难了！铲了二十分钟，我只铲起来了十铲雪。不行，眼看着到了上学时间，我与爷爷奶奶道别后，踏上了上学之途。此时，门口的雪早已被铲完了，我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准备迎接外面的雪白大道。
    我深吸一口气，来到了小区门口。我不禁怀疑：真的下过雪吗？这地上怎么一点雪都没有！甚至花坛中的残雪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。我努力寻找他们的身影，却发现他们早已默默地离开了。
    他们是城市的保卫者，如同忠诚的卫士，守护着城市的整洁与安全；他们是道路的化妆师，用勤劳的双手为道路描绘出美丽的画卷；他们也是无声的大英雄，在寒冷的冬日里，用自己的行动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。道路因无数个周爷爷、无数个李奶奶而精彩。他们是社会上最美丽的人，干着看似不起眼的工作，却创造着无限的价值，他们便是我们最亲爱的——小区保安和环卫工人们。

他   们
高一（15）班 张梓晗
红日东升，橘黄的光芒刺破层层白雾，光影之下，他们的身影仍在我的眼前浮现。
烈日炎炎，万物寂寞，一切事物在热气的蒸腾下扭曲，汗水从额间沁出，随着步伐的移动，落于泥土之中，不见踪迹。我望着前面浩荡的一群青年，背着包袱却不显疲惫，脚步轻快，不多时便隐于层层林间。我的思绪轮转回到几天前的夜晚。我那多年不见的挚友突然到访，暖黄的灯光下，我望着他的眼睛，闪着复杂的光芒，他邀请我参加一个伟大的行动。于是，我便从舒适的家中来到了这片僻静的山林，酸痛的感觉令我不满，抬头，一片圣洁的白色却突兀的闯入眼中。梯田似的造型在这陡峭的山上隐藏着，一座座白色的墓碑在这片土地上矗立，明亮的红星被雕刻其中，时间在碑身上留下了淡淡的痕迹。翠绿的苔藓也悄悄攀上这座座丰碑，一时间，迷茫与震惊在心中翻涌，而那原先吵闹的少年也在此刻沉默不语，熟练的从包中翻出毛巾和水杯，细细擦拭起来。
好友拍了拍我，递上一块洁净的毛巾，我这时才看到他袖章上的字——党的孩子。这是他在几年前自发组织的一个队伍，主要是在闲暇时去给各地的烈士陵园进行扫墓。而这块位于江西省的僻静陵园，是当地百姓自发寻找烈士遗骨筹款修筑而成的，但此地地势较高，当地又多为年迈的老人，不便扫墓。于是好友便主动承担，带着当地人民真挚的感情来到这里。我接过毛巾，来到一块墓碑前，半跪下来细细的擦着。毛巾在碑身上移动，发出轻微的沙沙声，污渍在一次次擦拭中消失。我轻轻抚摸，那一刻，原本冰凉的石头似乎透着暖意，那是战士温暖的双手。我擦着一个又一个墓碑，双膝开始变得肿胀疼痛。后颈由于长时间低着头而开始麻木，汗水几乎湿透了全身的衣裳，眼睛逐渐模糊，是汗水还是眼泪？我在又擦完一个墓碑准备起身时，双腿无力，猛然间向前倒去，却被一个东西勾住了包带，一回头，却只见一座洁白的墓碑正牢牢抓着带子。那一刻，泪如雨下。
全部擦完后，所有人倒地歇息歇息着，每个人都气喘吁吁，一个比我还小的姑娘甚至于磨破了手指，但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。突然间，一阵凉风刮来，轻轻拂过每个人的脸庞。不知是谁起头，响亮的国歌声在林间响起，墓碑的影子在阳光下轻轻地抖动着，像是战士们年轻的身体在舞动。
年轻的人儿们，党的孩子们啊。他们，一群年轻的青年，在百年前跨过雪山，在炮火中用血铸造新中国；他们，一群党的孩子，在百年后越过万水千山，汇聚于此，用汗水与泪水洗刷着战士们碑上的污渍。他们，这样一群可爱的他们，在共同的理想下走在了一起。
他们，东方的红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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